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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治《性理学大义》析论＊

张　波
（宝鸡文理学院 横渠书院，陕西 宝鸡７２１０１３）

［摘　要］《性理学大义》是唐文治为无锡国专教学撰写的最为重要的性理学教材。该书的撰写不仅
与其在求学、治学中深受理学家志业与思想的影响有密切关系，也展现出其期以通过讲授性理学，发蒙
民众、倡明道德、宣传仁政、挽救世运的治国救国之道。就其内容看，突出了“取法前贤，革新体例”、“注
重道统，推重朱子”、“博观约取，发掘大义”及“含英咀华，辨别发微”的撰述特征，并因此而成为民国时期
重要的性理学著作，对后世性理学的研究及教材的编撰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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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理”二字并言，其源较早，然皆非后世“性
理学”所指。性理学约得名于赵宋理学兴起之后，故
康熙《御制性理精义序》云：“唐禹三代以来，圣贤相
传授受，言性而已。宋儒始有‘性理’之名，使人尽知
尽性之学不外徇理也。”［１］（Ｐ１）其凡例又云：“性理之
学，至宋而明，自周程授受，粹然孔孟渊源。同时，如
张如邵，又相与倡和而发明之；从游，如吕如杨如谢
如尹，又相与赓续而表章之。朱子生于其后，绍述周
程，参取张邵，斟酌于其及门诸子之同异是非，然后
孔孟之指，粲然明白，道术一归于正焉。”［１］（Ｐ５）可见，

时谓性理之学乃宋明以来的理学，且以程朱一系为
主。《四库提要》又谓：“初，朱子门人陈淳撰《性理字
义》，熊刚大又撰《性理全书》，性理之名由是而
起。”［２］（Ｐ２９１７）此论略有不确。在《朱子语类》卷四、王
应麟《小学绀珠》等书中均列具“性理”类，其后，熊节
（朱子门人）《性理群书句解》（熊刚大注解）、程端蒙
（朱子门人）《性理学训》、王孝友《性理彝訓》，又以
“性理”之名撰述。明清以降，胡广等《性理大全书》、

丁进《新镌性理奥》、韩邦奇《性理三书》、韩万锺《性
理三书图解》、王三极《性理备要》、谭宝焕《性理吟》、

詹景凤《詹氏性理小辨》、詹淮《性理标题综要》、姚舜
牧《性理指归》、钟人杰《性理会通》、蔡清《性理要

解》、徐中《性理图说》、尤侗《后性理吟》、应扌为谦《性

理大中》、李光地《性理精义》、冉觐祖《性理纂要》、张
伯行《性理正宗》、王士陵《经书性理类辑精要录》等
数十部性理书迭出。虽然其间偶有詹景凤《詹氏性
理小辨》、姚舜牧《性理指归》等，或因学源阳明，或本
兼收原则，载录诸多陆王学者言论，然而，就整体看，

伴随明末清初“由王返朱”的学术思潮，多数性理著
述上承朱子遗绪，推崇程朱学脉。可见，唐文治先生
（１８６５－１９５４，号蔚芝）撰《性理学大义》有其学术史
渊源和借镜，且另撰《性理救世书》（原名《性理学发
微》），申张其论。然而，就寓目所及，综观学界关于
《性理学大义》的研究，除了符思毅点校《性理学大
义》并撰写《整理弁言》介绍外，鲜有学者深入论及。

故拟作析论，略补学界研究之阙。

一、《性理学大义》的撰写背景与义旨蠡测
蔚芝先生撰写《性理学大义》与其求学、治学、讲

学的学术背景及教育理念有密切关系。

首先，就其学问背景看，蔚芝先生六岁受业于外
叔祖胡啸山先生，先识字，后读《孝经》。七岁以后读
《论语》《孟子》《诗经》《尚书》《周易》《礼记》《左传》

等，并先后受业姚葆光、胡汝直、钱会甫诸先生。十
七岁以后，又受业于王祖畲、黄体芳、黄以周、王先
谦、沈曾植、翁同龢诸先生，其中得益于王祖畲、黄以
周、沈曾植三先生居多，尤以王氏于蔚芝先生有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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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蒙之功。据《茹经先生自订年谱》载，王祖畲先生
规劝其云：“文章一道，人品学问皆在其中。……汝
学作文，先从立品始，不患不为天下第一等人，亦不

患不为天下第一等文。”［３］（Ｐ１１）并命读汪份《孟子大
全》、陆陇其《三鱼堂集》，以入理学之门。受其教旨，

蔚芝 先 生 “日 夜 淬 厉 于 性 理 文 学，初 知 门 径
矣”［３］（Ｐ８－１１）。继后，研习理学，日渐精进。１８岁以
后，广泛涉猎《朱子小学》《近思录》《性理精义》《学蔀

通辨》《程氏读书分年日程》《王学质疑》《明辨录》《二
程遗书》《朱子文集》《北溪字义》等诸理学书，并撰述
《陆象山言先立乎其大辨》《宋明诸儒主一辨》《陈同
甫与朱子辨论汉唐治法论》等理学著述。终其一生，

理学家及其道德事功对其影响甚大，故其撰《年谱题
辞》云：“余弱冠时读陆稼书、汤潜庵、张杨园暨吾乡

陆、陈诸先生年谱，心向往之；复读朱子年谱，更大好
之：遂有必为圣贤之志。中年读罗罗山、胡润芝、曾
涤生、左季高诸先生年谱，志气发扬，更慨然以建功

立业为事。然后叹奇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感动兴
起，所以立德立功 者，必 以 前 贤 年 谱 为 先 路 之

导。”［３］（Ｐ３）年谱多叙人之生平志业、道德文章，为治学
的典范与提领。据上述所言，蔚芝先生当受以往理

学家志业、思想影响至深，治性理之学乃是其学问的
重要内容。

其次，考察蔚芝先生教育实践，据《年谱》载，民

国十一年（１９２２）冬，蔚芝先生《性理大义》成书，“每
卷各冠以叙文及传状，发明大义，偏重精要处，各加

评点、圈 点。学 者 得 此 讲 本，可 窥 性 理 学 之
门”［３］（Ｐ７８）。可见，是书作为教材使用，且《年谱》明确

记载蔚芝先生于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二十二年
（１９３３）、二十三年（１９３４）曾讲授是书，甚至在是书基
础上辑《紫阳学术发微》《性理学发微》。而是书撰成

的前二年（１９２０），蔚芝先生曾以“学风愈觉不靖”、
“吾父老病”及“目疾日深”的原因，辞去交通部上海

工业专门学校校长职务，在无锡开办国学专修
馆。［３］（Ｐ７４）显然，该书为无锡国专授课所撰。为何撰

述是书作为教材，与蔚芝先生一贯的教学理念有密
切关系。面对清季以来，国内风雨飘摇、民族濒于危
亡的时局，蔚芝先生形成自己鲜明的教育理念，大略

以为“立国之要，以教育为命根，必学术日新，而国家
乃有振新之望，此必然之理”［４］（Ｐ３９），“夫世界一教育

场也，国家一大学校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
政可以定一时，善教可以淑数世”［５］（Ｐ９５），“今日吾国

未尝不注重教育，然而世道人心愈趋愈下者，由于士
皆空谈教育，空谈种种教法，而教育之根柢并未究心
也。教育之根柢，安在人格而已。人格不讲，人之本

心日昧，利欲薰于中，意气哄于外，……大抵立国以
文化为主，文化明而其国乃谓之文明，未有自灭其国
之文化而其国能自存者。……国学明，而吾国乃能

自存于世界之上”［６］（Ｐ１０２－１０４）。在蔚芝先生看来，立国
之本在教育，教育之道在于国民的文化传承与道德

人格的塑造。亦是基于此，蔚芝先生创办无锡国专，

强调“此时为学，必当以‘正人心，救民命’为惟一主

旨”，并“务望诸生勉为圣贤豪杰，其次，亦当为乡党
自好之士，预贮地方自治之才，惟冀有如罗忠节、曾
文正、胡文忠其人者，出于其间，他日救吾国、救吾

民，是区区平日之志愿也”［３］（Ｐ７４）。事实上，“正人心，

救民命”实为发明蔚芝先生一贯主张的“文化、政治

合一之旨”［５］（Ｐ９３）的治国救国之道。

如何践履其“文化、政治合一”的治国救国之道？

在蔚芝先生看来，当反求于传统经学与理学，以救人

心，故其撰编教材以“十三经”与“性理学”为核心。

据《年谱》载，黄以周告诫其云，“顾亭林先生有言，经

学即理学，理学即经学，不可歧而为二。圣门旨教，

先博后约，子其勉之”，并复教其“训诂义理合一之

旨”［３］（Ｐ７４）。显然，蔚芝先生受其教，在教育的功用
上，似乎并未将“经学”与“性理学”作出严格区别。

且在《性理学大义》之前，蔚芝先生已撰编《十三经提

纲》等，当为撰写性理学教材积累了经验。关于《性
理学大义》的撰写义旨，《年谱》仅云“学者得此讲本，

可窥性理学之门”，尚未直接揭示其教育理念。然
而，在其前二年所撰《十三经提纲自序》中提出“今日

之世，一大战国之世也”，“人心之害孰为之？废经为
之也”，“夫欲先救世先救人，欲救人先救心，欲救心

先读经，欲读经先知经之所以为经”，“逮有宋，周、

程、张、朱诸子迭兴，而经学义理益复扩之其大，析之
及其精”等［７］（Ｐ１４５－１４７），以救世必须读经，宋代诸子又

为发明经学之功臣，故性理学亦是经学。在其后又
撰述《天命论三篇》《读经救国论》《性理学救世书》等

亦明确发明上述思想，故仅援引《性理学救世书自
序》数语作一蠡测。其云：“凡民之生也，惽惛然、昧

昧然，惟赖圣贤之士有以发其蒙，而去其蔽。……盖
人生宇宙间最苦之事，惟不知有道，不知有学，且绝
不知有性理尔！天地之大德曰生。性者生理也，故

人莫不好生而恶杀。迨性理灭息，则人且好杀而恶
生。呜呼！今之世，何世乎？杀人如草芥，民命等于

鸿毛，老弱转乎沟壑，冻饿自经之状、愁叹哭泣之声，

目时有所见，耳时有所闻。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

不忍人之政。……性理学之大用，仁政而已。余窃
不自揆，恒欲以此倡天下。”［８］可见，蔚芝先生期以通
过讲授性理学，发蒙民众，倡明道德，宣传仁政，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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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运。故推测，其编撰《性理学大义》的义旨亦在
于此。

二、《性理学大义》的撰述特征
《性理学大义》成书于民国十一年（１９２２）冬，十

四年（１９２５）初印于长沙，二十五年（１９２６）再印于无

锡。据《年谱》载，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蔚芝先生初讲
授是书，至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七十岁高龄时仍在

讲授。可见，蔚芝先生颇属意是书。拟就其撰述特
征略析如下：

（一）取法前贤，革新体例

清儒方东树云：“凡著书欲先定凡例，凡例既定，

其书乃有条理可观，虽商榷长短存乎其人，以视伧俗

妄作陋恶不辨体裁者有异矣。”［９］（Ｐ８９）著书之要，体例
居先，为传统著述不二法门。如果就上述历代以“性
理”命名典籍体例看，概言之，约有二种：分类编纂与

分编辑录。理学书分门类编纂，似可远溯《近思录》，

虽然《近思录》无“性理类”，但以门类论之；分编辑

录，似可远溯《伊洛渊源录》，至《性理大全书》至其顶
峰，其后诸书编撰多源依是书。蔚芝先生以“大义”

命名诸书，可涵括上述两类，如其《诗经大义》《论语
大义》《孟子大义》等属于前种，《性理学大义》则属于

后种。关于《性理学大义》体例，分周子、二程子、张
子、洛学传授、朱子五编十四卷。就每编而言，首释
“大义”，次叙学者传记，再辑学者重要文章、语录若

干。这种分编辑录的理学史著述，如果说《伊洛渊源
录》仅是于以往纪传体、编年体乃至纪事本末体外，

融合变通，开创一种尚不成熟的用于记载理学家及
其思想的史书体例，那么，经过后世《诸儒学案》《圣

学宗传》《关学编》《理学宗传》《明儒学案》《宋元学
案》《道学源委》《洛学编》等大量理学史著述的撰写
实践，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学案体理学著述。就大

致体例而言，《性理学大义》无疑倾向于学案体理学
著述。申言之：

其一，《性理学大义》首列“大义”。此部分为蔚
芝先生发明学者为学宗旨、学源及流衍、思想特点，

乃至贞定其在理学史上的地位。诸如《周子大义》

云：“周子不由师传，默契道妙，开宋、元以来理学至
先河”，“周子则曰：‘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

此言也，盖直绍曾子、子思子慎独之传，而《中庸》所
谓未发之中，其义于是乎显。此程、杨、罗、李先生恪

守师承，其學所以皆主于静；而龟山先生以下相传，

教人观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实基于此；至朱子而已

发、未发之说，于是大明矣。”［１０］（Ｐ１－２）上述区区几句，

将周子学源、理学史地位及其论“几”特点与影响一
并揭示。如果与《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相较，此部

分内容类似其《发凡》、《序录》，只不过《发凡》、《序
录》总论全书，而《性理学大义》仅阐述其单编。

其二，次叙学者传记。此部分内容乃学案体著

述通例，往往置于每卷之首。其目的在于知人论世。

在《性理学大义》中，蔚芝先生辑取录朱子《濂溪先生

事实记》、《明道先生行状》、《伊川年谱》、《张子厚先
生行状》、《杨中立先生传》、《吕与叔先生传》、《罗仲

素先生传》、《李延平先生传》、《朱子行状》分别置于
所选学者文章、语录之前。通过传记介绍，可了解学
者所处的时代特点、生平经历，尤其是其中相关重要

事件和学思历程，进而揭示其志业精神。

其三，最后辑录学者文章、语录、前代诸儒评论，

并作按语。前代学案体理学著作，辑录文章、语录者
已广泛存在，如《圣学宗传》、《宋元学案》、《明儒学

案》等，但辑录前代诸儒相关评论，并同时进行相关
按语的理学史著作并不多见的。如《宋元学案补遗》

辑录诸儒评，鲜有相关按语；《圣学宗传》、《皇明道统

录》、《宋元学案》广泛存在著述者按语或断论，又鲜
有诸儒评。而《性理学大义》将文章、语录、前代诸儒

评论、按语一並编纂，虽然在不同学者介绍中，或有
阙如，但展现了蔚芝先生对学案体著述的革新，取法

前人，又不囿于前人的撰写特点。
（二）注重道统，推重朱子

受儒学传统影响，蔚芝先生十分重注对儒家道
统的梳理。这种梳理散见于其对儒家经典或思想范
畴的阐发之中，诸如其论天命云：“敬天命之学始于

虞舜，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敕者，敬也。传之
于禹曰：‘天其申命，用休。’传之于汤曰：‘帝命不

违。’又曰：‘帝命式于九围。’传之于太甲曰：‘顾諟，

天之明命。’传之于太戊曰：‘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

民，祇惧。’传至周公乃更大畅厥旨。……古圣人授
受之精微，未尝不同条而共贯也。”［１１］（卷１）“自周公卒，

五百岁而有孔子。而天命之学益以大著。孔子之言

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畏天命。……《论语》中之
言仁者莫非畏天之学，非礼勿视听言动，畏天命也；

出门如宾，使民如祭，畏天命也；居处恭，事执敬，亦
无非畏天命也。圣门之传道统者，战战竞竞，胥是道

也。……曾子传孔子之学，……子思子传孔子、曾子
之学，作《中庸》，……孟子传孔子之学，……宋周、

程、张、朱诸子皆传孔子之学……然则先圣先贤所以

传道而为学者，岂不显且著哉？”［１１］（卷１）论《大学》又
云：“周衰，孔子传其说（文王之道）以授曾子，再传于

子思子，三传于孟子。”［１１］（卷１）可见，在蔚芝先生看来，

儒家道统上溯自舜禹汤，经文王周公传孔曾思孟，周
程张朱又承续其统。显然，上述思致呈现儒家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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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强调圣贤在传承中的作用。

在《性理学大义》中，蔚芝先生亦如上述突出道
统意识。其论周子云：“（周子）直绍曾子、子思子慎

独之传，……此程、杨、罗、李先生恪守师承……而龟
山先生以下相传……至朱子而已发、未发之说，于是

大明矣。”［１０］（Ｐ２）明论学源，实梳理自周子至朱子的道
统。论二程子云：“孔子之道传诸曾子，递传诸子思

子，又传诸其门人，乃传孟子，自孔子凡四传而至孟
子。程子之道，传诸杨龟山先生，递传罗仲素先生，

又传诸李延平先生，乃传诸朱子，自程子凡四传而至

朱子。道统渊源，先后仿佛，司亦奇矣。”［１０］（Ｐ７３）论洛
学传授云：“洛学者，道统所由传也。杨龟山先生受

学于明道先生，其归闽也……罗豫章、李延平两先生
俱在闽受学。朱子父韦斋先生，与延平先生为执友，

同事豫章先生。故朱子受业于延平，而闽学于是大
盛。后人遂有濂、洛、关、闽之称。……守先待后，惟
洛学是赖，故曰洛学者，道统所由传也。”［１０］（Ｐ１４３）论朱

子又云：“百世之下，儒林之士，讲求道学，诵习师法，

莫之能违。”［１０］（Ｐ１７５）可见，蔚芝先生论道统，不仅对宋

儒进行儒学史定位，而且突出洛学一系的学源。在
蔚芝先生看来，洛学在性理学的传承上，承先其后，

其功甚伟，尤其是传至朱子，奠定后世道学师法。

显然，蔚芝先生揭示洛学及其道统，充分展现其
对理学史的认识与体会，其中不可避免地对朱子尤

为推重。具体而言：其一，长期研读朱子学说。《性
理救世书》云：“文治十五岁时，先大夫授以《御纂性

理精义》，命先读朱子《读书法》与《总论为学之方》，

其时已微有会悟。逮年十七岁，受业于先师王文贞
公之门，命专治性理学。”［８］（卷３）《年谱》又载其十八岁

时阅读《朱子小学》《性理精义》等书时。事实上，蔚
芝先生幼年阅读《论语》《孟子》时，也难以避免朱子
《论》《孟》注。可见，蔚芝先生涉猎朱子之学较早。

在《朱子大义自叙》中，又云：“文治幼年曾购金陵局

刻《朱子大全》一百卷、又《续集》十一卷、《别集》十
卷，假先师王文贞公圈点本读之，并录陆清献公《读

朱随笔》及吴竹如先生评语于上方。”［１０］（Ｐ１７５）以蔚芝
先生十七岁始受业王祖畲，并读陆陇其《三鱼堂集》

推测，当在十八岁以后蔚芝先生开始详细研读朱子

书，故其七十七岁时撰《朱子学术精神》云“余治朱子
学五十余年”［１２］（卷３），可见其用功朱子学甚深。其二，

撰写朱子学著述多部（篇）。蔚芝先生不仅撰有《朱
子学大义》《紫阳学术发微》《陈同甫与朱子辩论汉唐

治法论》《读朱子仁说》《宋朱子勑书跋》《朱子学术精
神论》等论著，也在解读《大学》《中庸》《太极图说》
《通书》等典籍时采用朱子说。在上述论著中，《紫阳

学术发微》《朱子学术精神论》尤为重要，对朱子著述
分门别类或提纲发微，揭示其学术思想和价值。

事实上，蔚芝先生推重朱子学不仅基于其学术

思想及其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更在于其学说具有
的现时性价值。如其云：“居今之世，惟以正人心、救

人命两端为急务。欲正人心，宜读朱子心性学；欲救
人命，宜读朱子社仓法与救荒策。”［１２］（Ｐ１７６）又云：“余
尝谓：居今之世，欲复吾国重心，欲阐吾国文化，欲振

吾国固有道德，必自尊孔读经。而尊孔读经，必自崇
尚朱学始。海内同志，能研求朱学者，读朱子《四书

集注》《或问》及文集、《语录》外，其余评论朱子之书，

难更仆数。……夫闲先圣之道，待后之学者救心、救

民、救国，胥在于斯；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有不
闻风兴起者乎！”［１２］（卷３）可见，蔚芝先生推重朱子学，

存有挽救时局义，亦与其倡导的文化与政治合一之

旨相契合。
（三）博观约取，发掘大义
《性理学大义》是蔚芝先生为无锡国专教学之用

而备教材。编撰教材，首先需建立在长期研读典籍

的基础上，不仅需要整体上去把握，而且要深入其
中，择取精义，即所谓“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综观蔚芝先生学履，自其六岁发蒙，识字，读《孝经》

以来，未尝废书，从其《性理救世书》所录《读陆桴亭
先生遗书记》《读陈确庵先生遗书记》《读二曲集记》

《读颜李丛书记》等大量的读书札记亦可看出其博览
理学群书。再据其《著作年表》看，自二十岁撰写《礼

记月令习五》《原情》以来，至其八四岁高龄每年均有
撰述，尤其是在其四十三岁创办上海实业学校以来，

沉潜于国文，尤其在《周易》《孟子》《论语》《中庸》《大
学》《春秋》、性理学等研究与教学上，更可谓厚积与

博观。其撰写《论语》诸篇大义、《孟子》诸篇大义、宋
儒周程张朱大义，又可谓约取薄发以及《大学大义》
《中庸通义》。

值得注意的是，蔚芝先生屡以“大义”命名其著
述，似发明圣人微言大义之旨。《汉书·艺文志》云：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蔚芝先生
亦是希望通过解读传统典籍中，探求其微言，阐发其

要义，即其所谓“凡读书须观其远大之处”［７］（Ｐ１１９）。

诸如，其论《尚书》云“《尚书》者，政治学之权舆也”，

又言“政治之本，敬天尊贤而已”。［７］（Ｐ４１）寥寥数语，将
《尚书》要旨揭示无余。其《论语》云：“《论语》一书，

道德之渊源，政治之纲领，与夫修身处世观人之道，

悉备于此。”［７］（Ｐ１１９）这种揭示亦是符合《论语》实况。

正是这种揭示，易于提纲挈领地把握思想家或典籍
的学术思想及价值，便于学生深入了解主旨，不再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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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漫读而无所取获。在《性理学大义》中，蔚芝先生
分别撰写了周程张朱学说大义置于每编之前。其论
周子云：“盖周子《太极图说》，即性善之旨也”，“文治

窃谓周子主静说，其要功尤在一‘几’字”。［１０］（Ｐ１－２）以
“性善”、论“几”指点出周子之学的特点。论二程子

云：“明道以天资胜，伊川以学问胜；明道以和，伊川
以正，各极其至”，“其（明道）《识仁篇》，谓不须探索

防检，似涉于疏”，“其《论性说》，谓性即是气，气即是
性，似涉于粗。论者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而不知性之
体固如是也”，［１０］（Ｐ７３）等等。其论虽对明道有所批

评，但能从义理规模上揭示二程之差别。论张子云
其“深明治道”［１０］（Ｐ１２１）。论朱子云：“为朱子之学者，

惟有尚志，居敬以植其本，致知、格物以会其通，天
德、王道以总其全，尽性、至命以要其极。”［１０］（Ｐ１７６）既
为治朱子学者指示门径，又揭橥朱子学说规模。概

言之，虽然蔚芝先生论周程张朱学说大义，未必是确
论，但其揭示确实为诸人学说最鲜明的特点。

（四）含英咀华，辨别发微
如果说蔚芝先生博观约取、发掘大义尚侧重于

表层的读书或教学层面，那么对典籍或学者思想的
“含英咀华，辨别发微”则处于深入研究层面。韩愈
《进学解》云“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其义指出为学要

沉溺其中，反复剖析，汲取其深义。面对前贤著述或
思想，最有效揭示其义，莫过于就他人注解或成说辨

别发微。这一特征在蔚芝先生著述中是十分突出
的，《性理学大义》突出三个方面：于“按语”中申明己

意、于《大义》中辨别成说、于古义以喻今。

首先，就“按语”而言，在蔚芝先生的著述中，撰

写“按语”最多的莫过于《紫阳学术发微》，每卷前必
有“按语”，卷中、卷后亦不时加入按语，深明己意。

就《性理学大义》而言，虽未如《紫阳学术发微》般按

语迭出，但也存在十四处，其中十三处对所录朱子
《西铭注》申解，一处为对朱子《答张钦夫》的揭示。

虽然按语较少，且仅涉及张子《西铭》与朱子《答张钦
夫》两篇文章，但确能彰显《性理学大义》的学术价

值。略而论之：其一，就论《西铭》而言，蔚芝先生不
仅撰有《张子西铭论》［８］（卷２），而且《性理学大义》中仅
收录《西铭》《东铭》两篇张子著述，并于《张子大义》

中多半篇幅论述《西铭》思想，可见其颇为注重《西
铭》。蔚芝先生“按语”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补朱

注之阙。此方面主要展现在对《西铭》和朱注字词义
的梳理上，如朱子注未释“于时保之，予之翼也”之
“翼”，蔚芝先生按语则补云：“翼，敬也。《诗曰》：‘小
心翼翼’是也。”［１０］（Ｐ１３１）朱注释《西铭》“乐且不忧，纯
乎孝者也”，云：“乐天而不尤者，犹其爱亲之纯也。”

蔚芝先生则按云：“《易传》：‘乐天知命，故不尤。’盖
乐天循理安命，绝不为非分之事，故曰‘纯乎孝’，不
安命则不孝，罪通于天矣，可不畏哉。”［１０］（Ｐ１３１）不仅补

朱注词义，而有所引发。二是发朱注意蕴。此方面
在蔚芝先生按语中最为突出。诸如，朱子释《西铭》

“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
也”时，仅对“悖德”、“贼”、“不才”、“肖”作出义解，蔚
芝先生按语则申言之：“悖德非人也，贼非人，不才非

人也。惟肖天乃为人，故《西铭》一篇，所以立人
格。”［１０］（Ｐ１３１）这不仅是对朱注的申说，也与其《张子西

铭论》中视《西铭》为“仁孝之大原”［８］（卷２）义相承。三
是阐发己论。阐发己说，不再是承袭朱注，而是展现

蔚芝先生自己的看法。诸如，释“富贵福泽，将厚吾
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时，朱注云：“富
贵福泽，所以大奉于我，而使吾为之为善也。贫贱尤

戚，所以拂乱于我，而使吾之为志也笃也。”显然，朱
子以境遇论富贵贫贱。而蔚芝先生不满此注，按云：

“此节余以为当深一层讲。尝读《易传》曰：‘崇高莫
大乎富贵’，心窃疑之，以为圣人何重富贵若此。又

读《易传》曰：‘崇效天’，乃恍然于‘富贵’二字，盖指
天而言，至富贵者莫如天，善养人者亦莫如天。人能
体天之心以养之，斯谓之富，反是谓之贫；人能体天

之心以教人，斯谓之贵，反是谓之贱。……富、贵、

贫、贱四字，乃系能教养与不能教养之分，不当以境

遇而言。”［１０］（Ｐ１３５）可见，蔚芝先生与朱注相悖，乃据
《易传》，阐发己意。

其次，以“大义”辨别成说。在《性理学大义》中，

蔚芝先生阐发每编《大义》往往不囿于成说，提出自
己的看法。最典型处是对程颢“仁”“性”论的批评。

《识仁篇》云：“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

防检，不须穷所。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
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待穷索？此

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
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

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
有之，又安得乐？”程明道以“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
体，莫非己也”，不仅阐发“浑然与万物同体”仁者境

界，而且指出体知仁的工夫，素未历代学者所赞赏，

甚至将其《识仁篇》与张子《西铭》并誉。而蔚芝先生

则指责其“谓不须防检，似涉于疏”［１０］（Ｐ７３），未能有效
揭示仁体。再者，指责明道“性即气，气即性”说亦
“涉于粗”，“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不
知“性之体固如是也”。固然，蔚芝先生以疏、粗论明
道论仁性在理学史上是鲜见的，但确反映其不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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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束缚，创发个人新解。

再次，援古证今的思致。援古证今是蔚芝先生
论经学、理学的一贯思致，并撰有《读经救国论》《性

理救世书》《孟子救世编》等大量相关著述。在《性理
学大义》中，也有诸多展现。诸如，其云：“今世人心

陷溺，杀机盈溢，奚啻战国？非本人极之说以救之，

则人道何由而明，人格亦何由而立哉？此推崇孟子
之学者，尤当推崇周子也。”［１０］（Ｐ１）此论基于其认为周

子《太极图说》发明的是性善之旨，故周子之学与孟
子同功，裨益于救人心。再如，云：“《正蒙》《太和》

《参两》《神化》诸篇，大抵阐《乾》《坤》易简之旨，无非
《易·系辞》之精蕴，即无非治天下之经猷。故曰：张

子盖深于治道者也。张子之言曰：‘治天下不由井
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是均平。’又曰：‘仁政必自
经界始，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

此法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云云。斯言
也，尤为治平之纲领，地方自治之权舆，三代而下，未

有能毅然行之者，而张子卓然独见及此，非圣贤豪杰
之志与？然近世之士，方欲借均贫富之名，以惑天

下，似是之非，易淆观听。”［１０］（Ｐ１２２）可见，蔚芝先生论
性理学摈弃泛泛空谈义理，援古证今，探求实际
功用。

综而言之，上述撰述特征，展现了蔚芝先生将传
统学案体裁、当下教材以及自己治学思想充分融会

于一体，也使是书具有了鲜明的个性及时代特色。

三、《性理学大义》的价值
《性理学大义》作为蔚芝先生重要的性理学著

述，其学术价值虽逊于《性理救世书》，但具有《性理
救世书》不可代替的价值意义。略而言之：

（一）作为学术著作，有助于深化理学的研究
作为学术著作，《性理学大义》的学术价值主要

体现在置于各编之首的《大义》与《张子大义》《朱子
大义》中的按语。上述已对相关学术价值做了介绍，

兹不再赘述，仅就其诠释宋代理学史的倾向略作说
明：宋代理学作为特定时期具有特定形态的学术流

派，影响中国近千年的思想文化，在后世学者的解释
中，虽不乏一些学者发掘其中的政治、伦理、文化等
方面的价值，但是更多的侧重对理学文献的忠实解

读和对其中蕴涵的道德伦理的解读，这也是理学往
往被视为性理之学、心性之学的主要原因之一。蔚

芝先生研究性理学，并非专注于文献义理的忠实解
读，而是基于当时的国家、社会动荡的时局，从文化

与政治合一的思致出发，期以以性理学拯救人心、人
命以救国。纵然《性理学大义》对这方面的展现，远
不如其某些专书专文体现的充分，但依然能屡屡从

宋儒学说中揭示出“人道”、“人格”、“治道”、“天德”、
“王道”等。可见，将理学家及其思想置于民国救亡
环境下进行解读与阐发，当是宋代理学研究与时俱

进的新拓展。
（二）作为教材，有助于培养教化人才

作为无锡国专的重要教材，《性理学大义》对培
养国学人才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蔚芝先生而言，

其撰写任何教材应当与其教育理念密切相关。１９０９
年，蔚芝先生曾撰有《学校培养人才论》一文，首段即
云：“今者科举停，宪政举，天下之人才将尽出于学

校，天下之言政治、言学术，言外交法律，为农工商诸
实业者，将尽出于学生。……盖自教化不明，天下多

得一，新旧不相保，则所以正其本而清其源者，惟视
乎培养之道。”［５］（Ｐ５９）可见，在时局变换之际，蔚芝先

生办学尤重“培养之道。”又云：“培养之道，宜加意
者，在讲明道德，本身以作则”，“今宜以至新之心理，

发明至古之道德，且俾天下学者知圣贤之道，实在于

行而不在于言。则吾中国道德文章，或不可绝于天
下。凡培养之道，累千万言不能罄，而撮其大要，举

不外此。”［５］（Ｐ５９－６０）在蔚芝先生看来，道德教化为培养
之道最基础的环节，即所谓的“救人心”。在撰成《性

理学大义》的次年（１９２３），又云：“夫人心正，而后有
真正之学问，而后有真正之是非，而后有真正之人
才。”［４］（Ｐ３５０）“人心”是培养人才之要，人才是世道交

替、国家盛衰之要。基于此，在蔚芝先生的教育实践
中，性理学具有重要地位，其制定的《无锡国学专修

馆学规》中即列举“理学”，并云：“综览历史，理学盛
则世道昌，理学衰则世道晦，毫发不爽。吾辈今日，

惟有以提倡理学，尊崇人范，为救世之标准。”［１１］（卷２）

就上述而言，作为教材，《性理学大义》意义亦在于
此。这俨然符合无锡国专学问与人品并重的教育方

针。就无锡国专３０年间培养的人才看，虽然实际毕
业者不足９００人，但在其肄业者多达２０００人左

右，［１４］（Ｐ１９８）散见于教育、政府、企业、军事等行业，尤
其是培养了王蘧常、吴其昌、蒋天枢、钱仲联等诸学
者，不仅为国学研究与传承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这

些学者的人格典范多受到后世的尊重与景仰，这无
不与蔚芝先生培养之道有关。

（三）作为历史文献，有助于激发当前若干反思
《性理学大义》毕竟成书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有

其时代特征，但作为历史文献，在当前仍具有一定启
示：首先，作为理学教材，《性理学大义》继承传统体

例，注重文献与思想的结合，尤其可贵之处，所选择
的文献均是各个理学家最为重要的著述，所撰大义
反映其最核心最具特色的思想，有助于学生直接把

９２

张　波　唐文治《性理学大义》析论



握其思想内核。这也是无锡国专教材、教学的重要
特点，广为传颂。据钱仲联说：“从中央教育部门的
领导到一些高校，都在提出怎样总结、吸收它（无锡
国专）的经验，以改进当前古代文献方面的教
学。”［１５］（Ｐ１９－２０）综观当前的诸多理学史或中国哲学史
教材：其编撰方法虽然力图文献与思想的结合，但撰
写者的阐述与所引述的文献交杂相混，多为刻意而
为，不利于整体上理解文献。在具体撰写上，又多承
续前人体例，呆板一律，少有新意；内容亦多中规中
矩，陈见旧解，如出一辙。尤其一些教材本着大而全
的介绍，遮蔽了理学家的核心思想。据此，蔚芝先生
《性理学大义》有助于反思当前相关教材的撰写。其
次，就理学研究而言，当前学界的相关研究普遍存在
就文献研究文献，就思想阐发思想，期以悬置一些成
见，忠实阐发。我们不可否认这种研究的学术价值，

但其学术史意义、时代意义甚为缺乏。据此而言，蔚
芝先生的性理学研究尤其是其中包涵的强烈时代关

照、文化关照、人性关照等，值得学界反思与借鉴。

注释

①　诸如，《后汉书·赵咨传》：“王孙裸葬，墨夷露骸，皆

达於性理，贵於速变。”嵇康《答〈难养生论〉》：“若能

杖药以自永，则稻稷之贱，居然可知。君子知其若

此，故准性理之所宜，资妙物以养身。”葛洪《抱朴子
·酒诫》：“是以智者严櫽括於性理，不肆神以逐物。”

《宋书·谢述传》：“述有心虚疾，性理时或乖谬。”其

中性理或指事理，或言生理、情理等。

②　愚仅见张晶华《唐文治学术思想研究》（２００６年山东

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曾对《性理学大义》相关内

容作某些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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